化学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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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依备，1929年4月4日生，放射化学家。196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核化工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1963年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至今。先后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和院科技委副主任等职，现为院专家委员会成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教授。
半个世纪以来，傅依备一直在核科学与技术领域从事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在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所长期间，该所在国防科技、高技术研究和民品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优异成绩，被四川省评为先进单位，傅依备本人也先后被评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川省和原核工业部的劳动模范。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29年4月，傅依备出生在湖南岳阳县新墙镇先锋村岭上傅一户农民家里，作为村里小孩的“娃娃头”，傅依备总是能组织孩子们乐此不疲地玩各种游戏，展示出自己的各种才能，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有机会上学。1939年9月，长沙会战拉开序幕，战乱之中，渴望读书的傅依备辗转流浪至南岳难童教养院、衡阳儿童教养院、重庆儿童教养院，逃难中经历了生离死别和疾病困扰，但也对他人生的改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磨练了他的意志力，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打开了眼界，让他走到了另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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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烈的求知欲望驱动下，傅依备考取了国立第九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工校专科部的化工专业。毕业时，傅依备被分配到长春综合研究所从事黏土应用的研究。一年后，傅依备又在组织的动员下参加留苏考试，成为全所唯一考取留苏的人员。1955年，傅依备告别新婚的妻子，相继到列宁格勒大学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学习金属腐蚀专业和核燃料后处理工艺专业。两位异国导师的教导让傅依备终身受益，最终，他以“汞阴极法分离放射性同位素”为题，获得副博士学位，从此与核技术结下了毕生之缘。
傅依备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莫过于直接参与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傅依备在国外学的原子核物理专业，当时来看在国内是很稀缺的，也是最需要的，所以1960年回国的傅依备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和讲授了当时最重要的一门功课——《核燃料后处理》。正当傅依备工作如鱼得水，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1963年春节前夕，傅依备接到了调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工作的通知。知道可以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后，年轻的傅依备心情非常激动，心向往之，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的岗位上。
进入新的岗位，也让傅依备踏上了一条隐姓埋名、神秘的，长达半个世纪默默奉献的科学探索之路。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钋-铍中子源的研制，在我国当时的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下，提取十几居里的钋-210是一项艰巨、危险、技术难度大的工作。他们夜以继日，战酷暑严寒，终于建立了居里级钋-210的生产工艺，在中国第一次生产出居里级钋-210放射性同位素，并利用所生产的钋研制成模拟裂变中子谱的中子源，后来被广泛用于核物理实验研究，这项开创性的成就获得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集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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钋-铍中子源的研制让领衔的傅依备锋芒初显，在这个过程中，傅依备又被委以重任，即配合部13局（即后来的核工业部二院）承担青海221厂（即221基地）717工号的工艺设计。环境的恶劣，工作的劳累，让傅依备落下了终身的腿疾，然而在祖国的召唤下，1964年11月，傅依备拖着一瘸一拐的病腿踏上了去青海的火车，那里，第一次核试验的核爆样品在等待着他们，他犹如战士上前线一般去意决绝、义无反顾。
傅依备小组没有满足于初次的成功，在傅依备的领导策划下，组建了气体分析组，专门从事放化样品的基础研究，探索地下核试验气体放化分析方法，以建立一种快速而准确的速报威力方法。得益于傅依备领导下开展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从1978年10月核试验开始，气体取样技术迅速完善，加上气体色谱分离分析技术和放射性活度测量技术快速地更新改进，使后来历次竖井和平洞试验有了一个快速、安全、简易的取样方法。
1979年4月，傅依备担任国防科委核试验放化分析专业组组长，他高瞻远瞩，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思考怎样提高放射化学分析技术水平以更好地满足理论设计部门的要求。在他的带领下，放化分析专业组在研究提高放化分析测试技术水平、组织测试技术和数据对比以及培养年轻人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20世纪70年代初，傅依备遵照上级统一部署和安排，告别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后，又来到祖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筹建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简称“二所”）。为了切断自己的“后路”，傅依备将在北京工作的爱人和孩子也接来了，丝毫未考虑孩子以后的前途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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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傅依备经历了“文革”，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接受了“上楼下楼”“洗澡”等政治运动，受尽了毒打和屈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爱人和孩子也受到株连。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摧垮傅依备，因为有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支撑着他，他将个人的荣辱彻底抛之脑后。他仍然在思考如何在探索高、精、尖技术的同时造福人类，让更多的人享受这些成就带来的好处。
1978年，傅依备充分发挥二所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技术特长以及反应堆、加速器、各种精良的测试分析设备优势，率先在全院开展民品的研发和生产，组建了二所的民品开发研制和生产的科技队伍，从此在二所的军转民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热缩制品的自主研发成功更是打响了民品开发的首炮，成为我国热缩制品的发源地。1989年7月，二所通信电缆热缩制品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收获银奖。之后，二所的辐照加工（单晶硅掺杂、黄玉改性）产品、放射源、医用同位素产品很快就占领了国内市场，一些产品还出口国外，颇受好评。
傅依备是少有的从难童所走出来的院士之一，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走过了一条艰难和坎坷的道路，一生在穷困、饥饿、疾病、战乱和苦斗中挣扎，有过绝望、悲伤、压力、失败、成功、欢乐和胜利的时刻，度过了一个多彩的人生。他说：“骆驼草多像经历了无数苦难的中华民族，我由衷地敬佩它们。就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单调乏味的沙漠有了一点生气，像骆驼草样地生存是多么难得啊！我想人就应该像骆驼草一样能经受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练，使自己坚强挺拔，一往直前，也要像骆驼草一样多给社会默默奉献。”可以说，在他获得巨大学术成就的背后，是长达八十余年艰苦奋斗的非凡历程，其长期起支撑作用的是他内心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极贫极弱、落后挨打的境地中走向富强，必须以一种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不畏任何强权强敌的毅力和气概，不断用知识、信念和科学技术打造我们的队伍，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
用傅院士自己的话来回顾他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那就是“我像一个疲惫的垦荒者在朦胧中走过了坎坷泥泞的道路，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见到了阳光……重温所经历的每件事，使我略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和时代赋予的责任，做了我责无旁贷应该做的事，虽然不能说做得尽善尽美，但是我尽心了，到底在我国人民最关心的核武器发展事业上留下了一丝痕迹”。
----摘自科学网，有删减
